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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式慶是身家過億、華光船務董事長趙世光之子
，是世俗眼中的 「貴公子」，在國外長大的 「鬼仔」
，而他無視世俗對他身份的預設期待，有些特立獨行
，還是個涉獵極廣的 「思想派」，觸及哲學、社會學
、美學、人類學等多個領域。他說，十幾歲時很多疑
問找不到答案，那時喜歡思考，於是修讀哲學；讀完
哲學後，發現理論和實踐有很大差距，而哲學另外一
面是美學、社會學，是文化，於是他去北京大學讀美
學。回港後，在中文大學教授建議下他開始學習人類
學。

濃濃鄂倫春情懷
帶給他人生較大轉變的是在北大讀美學時，他第

一次去鄂倫春，那是個十分偏遠地方，距離黑龍江省
哈爾濱市還有十幾個小時的車程。趙式慶說， 「當時
沒什麼錢，去到那地方當地人對我沒隔膜，人與人關
係很近，這是我生活到22歲為止，第一次感受到什麼
叫 『真善美』」。從內蒙古草原走到鄂倫春，一條路
上，趙式慶發現人和大自然相處原來這麼接近，人可
以物質享受這麼少，卻這麼自然快樂。他說，那種與
生俱來的快樂，在大都市豐富物質文化中找不到，應
該是每個人有條件去享受到的，是最好的、最有價值
的。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深深感染了他。

當時趙式慶住在當地一個老太太家，當他離開時
，老太太簡單一句話讓他感覺需要做些什麼。老太太
說， 「慶，我們鄂倫春的文化，你們看到的還很少，
我們的文化和價值觀到了我們兒子、兒子的兒子時是
否能體現，我沒有把握，只希望文化不要完全消亡，
最起碼帶到博物館。」 「就這麼一句話我從來沒忘掉
，很多東西是種感受吧」，趙式慶說。

鄂倫春人被稱為馬背上的民族，他們精騎善射，
世世代代在大、小興安嶺的森林裡，居無定所，過
遊獵生活。而昔日的狩獵活動，如今已經逐漸消失在
密林深處，這對於以遊獵作為文化基礎的民族而言，
無疑影響深遠。趙式慶說，60年代以後捕獵文化已經
終止，有的人還有牌照，但大部分是老人。年輕人沒
有機會接觸，加上五、六十年代大量外地勞工湧入大
興安嶺，鄂倫春人上學工作都改用漢語，都市化的人
們不期然覺得他們落後。

趙式慶發現，70年代 「文革」以後在鄂倫春出生
的小孩都說漢語，大部分人只聽懂一點點鄂倫春語，
都不會說，也不願意說。而60年代以前出生的鄂倫春
人，自我文化認識則很清晰，他們用鄂倫春語言與族
人交往。趙式慶說，其實十多二十歲的孩子，他們並
不是沒有民族自豪感，也不是不接受鄂倫春人身份，
只是沒有機會接觸，沒有環境去認識自己的文化。

文化定位找自己
趙式慶2004年成立鄂倫春基金會，開始了文化保

育工作，包括提倡民間節日、開設工作坊學習傳統手
工藝、在海外為民族工藝品尋找銷售管道、將文化帶
入民族博物館等，並吸引更多年輕人介入，如以文化
為題材，在中小學舉行創作比賽，發現青少年對本族
文化有很大興趣。

為何幫助年輕鄂倫春人找到自身文化定位，在趙
式慶眼中如此重要？這源於他一出生就處於多種文化
交流的背景中：在英國殖民地香港出生，父親是上海
人，母親是台灣人；父親的生意經常和外國人打交道
；他十二、三歲去了英國，在西化環境下長大。趙式
慶說，過去他對民族概念模糊，人就是人，人更重要
是互相尊重，但他後來發現人若沒有明確身份定位，
會變得生活艱難和混沌，不知道要幹什麼。人有思想
需要依託，可能依託的是國家，還是文化，因時因地
而異。

趙式慶認為如今的香港人缺乏定位，回歸十年搞
不清楚什麼是香港人，對大陸態度也很模糊，既以身
為中國人很自豪，但又覺得自己和大陸人處事態度不
一樣，香港人十分矛盾。目前青少年吸毒問題嚴重，
也是因為青少年對自己是誰、需要做什麼等等缺乏答
案，於是只有通過吸毒喝酒，和其他迷失青年在一起
，便不用思考這些問題。趙式慶說，如果要克服這個
問題，需要通過教育，給他們很正確的思想指導。而
文化本身是個多載體，很多元化，深入生活每一部分
，包括你穿的衣服、坐的形態、寫的字……文化讓一
切連貫起來，將給青少年樹立新的目標。

人與自然本和諧
趙式慶的文化保育工作，並非簡單拾回鄂倫春人

的 「集體回憶」，而是為傳統文化創造空間。他指出
，文化是活態的東西，要與時俱進，如果與時代和人
脫節，便沒有生存空間。同樣，鄂倫春文化找不到現
代文化定位、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它就沒有存在的
意義。

另一方面，趙式慶說，文化和環境有很直接的關
係，是整個體系的一部分，不同文化產生不同生活方
式。工業革命以後，科學技術迅速發展，都市生活用
的物料、買的東西，人們不需要知道它們的製作過程
，人的生活與生產過程脫節了，與大自然關係也是脫
節的，導致環境受到很大破壞，人和動物失去生存環
境，這時政府才意識到要保護環境，這其實和鄂倫春
人與大自然和諧的原始觀點是一致的，他們的觀點其
實是很先進的。由此可見，重拾文化傳統，也是人們
重新認識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關係，與自然重修舊好
的機會。

趙式慶與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 「地脈基金會」
，在文化保育工作的基礎上有了更深遠的推廣，致力
推動環境保育、文化社會發展、經濟商機三元素發展
，並建立三者良性循環的體系。趙式慶說，為了這個
工作方向，他找尋了10年，才最終找到了答案。

式

擔任香港中華國術總會總裁的趙式慶去年成功舉辦首屆 「香港
國際功夫節」，這本質上是一次以中華民族體育為核心的文化活動
。眾所周知，沉寂已久的孔孟之學正出現復興的局面，國學在中華
大地漸成熱潮；而談到文化復興，我們常常會忽略了中華民族固有
的身體文化，忽略了自古以來中國多民族共同創造的民族體育
體系。

趙式慶說，我們講孔子離不開身體文化及平日在生活上的體現
，但它沒有被教育系統重視，學校體育都是西方課程，和中國理念
有差距。奧林匹克精神宣傳更快更高更強，體現不了 「循道敬道」
的精神，西方田徑運動表達的是西方體育精神，更重要是比勝負。
而日本、韓國東方運動價值觀，體現的是禮節，體育運動的過程是
重要的，即通過過程體現 「德」，得到綜合素質提高。

致力統一運動文化
20 世紀初，日本推行明治維新，把若干零散的運動文化統一

起來，叫 「武道」，包括空手道、柔道、劍道等，體現日本傳統武
士精神，並把傳統武士道升華。1928 年，中國便開始有 「中央國
術館」，提出 「國術」一詞，力圖把民間運動傳統統一起來。趙式
慶說，但現在韓國、蒙古做了，中國還沒做到。這其中有些歷史因
素，中國50年代曾力推武術，但面臨社會變革，運動不是當時最
重要的東西。

現在中國崛起，中華文化更要進一步統一和復興，建構中國民
族體育的體系，繼承和重建國術。趙式慶說，雖然中國健兒在奧運
會屢獲金牌，令國人振奮，但我們還應該積極弘揚自己的體育文化
，體現中國人的運動價值，但普羅大眾並不認識，因此教育便顯得
尤為重要。目前中華國術總會正協助編撰體育教材進入學院，為統
一中國運動文化盡一分力。

復興中華體育文化

趙式慶將自己簡單定位為一個希望把生活活得有意義的人
、是香港某個家庭的成員、某個社會成員，做適合身份、地點
、時間的事。雖然出身名門，趙式慶身上沒有許多富家子的習
氣，從不出現於聲色犬馬場所，喜歡保持規律健康的生活。他
說，平日生活很豐富、很精彩，不用特意找娛樂。 「我不覺得
無聊，我工作很累，下班便回家陪家人老婆」。他還說，過去
每天起很早，每天至少2個小時鍛煉，不單是練武術，但近兩年
工作忙，生活做不到規律。

偶遇佳人 定終身
說起太太，趙式慶臉上流露出難掩的幸福。他與太太在香

港認識，緣於一次朋友的無意介紹。趙式慶說，一次從大興安
嶺回來拍了許多照片，有搞藝術的朋友建議他辦展覽，他覺得
自己沒有經驗，朋友便給他介紹一個擅長做展覽的人，未料無
心插柳柳成蔭。

兩人一見如故，在 「天人合一」的想法上不謀而合。趙式
慶指太太對天人合一的感覺更超前，原先她在國外做過一些項
目，採用無災害耕種實現原生態耕種方式，那是個綜合性嘗試
，不僅生產方面，還包括生態和生活方式。 「在她身上我學到
很多東西」。

趙式慶的電腦桌面是女兒的照片，他說太太現在大部分精
力放在小孩身上，十分辛苦，愛妻之心溢於言表。

簡單生活亦精彩

世俗世俗貴貴公子公子

如何界定趙式慶的工作範圍，是個難題，鄂倫春
基金會創始人、香港中華國術總會總裁、思想派的貴
公子……僅僅其中一項，顯然都不能完全進入他的思
想世界。和他詳談，會發現他的視野驚人地開闊，邏
輯思辨周密，他知道自己身處何地，在歷史文化傳承
的體系中，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或者是能做什麼。

在趙式慶的思想海洋裡，對自然與人的關係思考
，佔有極顯著的位置。在他看來，人與自然必須達到
和諧統一，人完全可以通過與自然合一的途徑尋找生
活的意義。

本報記者 于靜（文） 杜漢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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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鄂倫春基金會兩位董事趙式慶、白英
在內蒙古根河市阿龍山進行田野工作

（受訪者提供）

20062006 攝於內蒙攝於內蒙
古呼倫貝爾草原古呼倫貝爾草原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2005年，鄂倫春基金會董事鄭慧師在內蒙古根河
市阿龍山鄂克溫族奧古亞狩獵點進行田野工作，
旁為鄂克溫族長者瑪利亞索 （受訪者提供）


